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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光学与量子光学

石鸣谦，刘    俊，陈    卓，王漱明，王振林，祝世宁

(南京大学 物理系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近年来，超构表面在经典光场调控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超构表

面在非线性光学和量子光学方面的应用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文中分别介绍了非线性超构

表面和量子超构表面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总结了近几年的相关报道，包括谐波产生和增强，谐波产生和

对称性的关系，非线性相位调控和全息成像，以及基于超构表面的纠缠光子对产生，测量和调控。最

后，对超构表面在这两个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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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optics and quantum optics based on metasurface

Shi Mingqian，Liu Jun，Chen Zhuo，Wang Shuming，Wang Zhenlin，Zhu Shining

(National Laboratory of Solid State Microstructures,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tasurface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light control, and
excellent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metasurface  in  nonlinear  optics  and
quantum  optics  has  also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interest.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nonlinear
metasurface and quantum metasurface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related reports in recent years we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harmonic  generation  and  enhanc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monic  generation  and
symmetry,  the  nonlinear  phase  control  and  holography,  and  the  generation,  measurement  and  manipulation  of
entangled photon based on metasurface. Finally,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metasurface in these two fields we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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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超构材料是由周期性排列的微纳基元结构组成

的人工材料，其基元结构尺寸远小于工作波长。超构

材料的特殊光学性质不仅仅源于其材料本身，还可以

通过调控其形状、尺寸、方向以及排列方式等自由

度，实现操纵电磁波的功能。超构材料可以被用于制

造理想透镜 (或被称为超级透镜)，该透镜允许光学成

像的分辨率低于衍射极限。通过阻挡、吸收、增强或

弯曲光线，超构材料能够实现传统材料所不能提供的

光学功能。超构材料的潜在应用多种多样，包括滤光

片、医疗设备、远程航空应用、传感器检测和基础设

施监控、智能太阳能管理、天线罩、高增益天线的透

镜等等[1−3]。

超构表面是一种具有亚波长厚度的人造片状材

料，是超构材料的二维对应物 [4−5]。超构表面可以是

周期性结构，也可以是非周期性结构。在电磁理论

中，超构表面通过特定的边界条件，而不是利用自然

材料和三维超构材料中的本构参数来调节电磁波的

行为。与超构材料相比，超构表面的加工难度更小，

可以有效解决超构材料不可避免的损耗、色散和相位

失配等问题。近年来，超构表面已被用于产生多种有

趣的光学效应，包括异常反射和透射、平面透镜成

像、全息成像、光子自旋霍尔效应和涡旋光束等[6−9]。

此外，超构表面在频率转换等非线性光学领域以及量

子光学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有望进一步拓展

超构表面的多功能集成能力。

该综述分别总结了近年来超构表面在非线性光

学和量子光学的应用，第一部分介绍了非线性光学的

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基于超构表面如何实现谐波的

产生和增强，讨论了谐波产生和对称性的关系，以及

使用超构表面实现非线性相位调控和全息成像；第二

部分介绍了等离激元的量子光学效应，以及基于超构

表面实现的纠缠光子的产生，测量和调控，最后讨论

了超构表面与量子发光体的相互作用。

1    非线性超构表面

非线性光学是光学的一个分支，它描述了非线性

介质中光的行为，其中极化强度对电场强度的响应是

非线性的。自然界中的非线性光学效应很微弱，所以

需要非常高的光场强度以进行观测，通常使用激光器

进行实验。非线性光学解释了诸如频率，偏振，相位

或入射光路径等属性的非线性响应。这些非线性相

互作用产生了许多非线性光学现象：如频率混合过程

(如差频，倍频)、四波混频、光学参量增强、光学参量

震荡、光学克尔效应、交叉相位调制、交叉极化波产

生等。非线性光学最常用的频率混合过程之一是倍

频，或者称为二次谐波产生。利用这种技术，掺钕钇

铝石榴石激光器的 1 064 nm输出光或掺钛蓝宝石激

光器的 800 nm输出光可以转换成可见光，波长分别

为 532 nm (绿色)或 400 nm (紫色)。通常认为介质中

的分子或者原子在外场激发下产生的非线性极化是

其非线性光学效应的微观机制。非线性过程可以用

非线性极化强度来描述。材料的电极化强度和入射

电磁波的电场满足如下关系：
⇀

P =
⇀

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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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0 χ1,χ2,χ3式中： 表示真空介电常数； 分别表示线性极

化率、二阶极化率、三阶级化率。对于自然界常见物

质来说，随着阶数增大，其非线性极化率会迅速减

小。因此，二阶非线性过程和三阶非线性过程是主要

研究的两种非线性过程。常用的二阶非线性光学晶

体有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铵、铌酸钡钠等。非线性

超构表面相比于超构材料，其二维属性对材料设计的

限制较少，从而有利于生产加工。另一方面，超构材

料中的非线性过程通常需要严格地满足相位匹配条

件，但是对于具有亚波长厚度的超构表面而言，该条

件的限制被大大放宽。

1.1   基于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增强效应

为了在纳米尺度实现亮度更高、更稳定的非线

性相干光源，人们充分利用表面等离激元共振和高

介电常数的米共振的电磁场局域增强效应来提高

非线性频率转换的效率。利用局域表面等离激元共

振可以将电磁场局域到亚波长量级空间的能力，能

够极大地提高二次谐波[10−25]、三次谐波[26−28]、四波混

频[29−32]、高次谐波[33−37] 等非线性过程的产生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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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家设计了金属尖端[15]、蝴蝶结 (bowtie)[27, 37] 等结

构，在很小的间隙里面实现极大的电磁场局域增强，

并且提出了宽带共振结构 [20]、双共振结构 [11, 21]，在基

波处和谐波产生处均引入共振，提高非线性的频率

转换效率。进一步地，在双共振的基础上，可以利用

法诺共振降低金属微纳结构在基波处的远场辐射

损耗，增大其在谐波产生处的远场辐射损耗，使

得其在基波处电磁场强度更高，并且产生的谐波更

多地以辐射的形式消耗掉，提高谐波的产生效率 [38]。

此外，除了利用金属微纳结构内禀的非线性响应，还

可以将金属微纳结构与高非线性极化率材料结合起

来[39−50]。例如，通过设计钛酸钡/金球壳结构，将电磁

场局域在钛酸钡材料体内，充分结合钛酸钡材料的

高二阶非线性极化率与金球壳结构的电磁场局域增

强效应这两个优点，实验中复合结构测量的二次谐

波相比于没有金球壳时增强了 500倍[41]。

以上工作都是基于单个金属微纳结构增强非线

性频率转换过程。另一方面，金属超构表面即金属

微纳结构阵列可以提供更多的自由度增强非线性

频率转换过程，例如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对称性、

相互取向、距离等等。大多数超构表面的组成材料

是多晶态的，因不满足对称性破缺要求，其产生二

次谐波的效率很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们

设计了很多非对称性结构产生二次谐波，例如 L

型 [11, 51−52]、T型 [19]、G型 [53−54]、U型 [12, 16, 55−57]、纳米杯

(nanocup)[22] 等等，其中 Mattias等人首次设计了 U型

环超构表面实现了二次谐波的增强 [57]，值得注意的

是，满足对称性破缺条件是相对于基波的偏振方向

的，如图 1(a)所示，当基波偏振方向平行于 U型环底

部时，可以激发出电共振、磁共振以及二次谐波，二

次谐波的偏振方向和基波的偏振方向相互垂直；当

基波偏振方向垂直于 U型环底部时，只能够激发出

电共振，二次谐波信号很弱。这是因为当基波偏振

方向平行于 U型环底部时，对称性破缺条件满足，其

垂直于 U型环底部时，对称性破缺条件不满足。此

外，可以通过调控超构表面的排布增强谐波的产

生。如图 1(b)所示，当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相互之间

距离小于基波波长时，基元结构相互之间距离越近，

耦合作用越强，损耗越大，线性谱上表现为谱线变

宽，基元结构相互之间距离越远，稀释效应越凸

显，因此存在一个临界距离使得二次谐波的强度最

大 [55]。如图 1(c)所示，当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相互之

间距离和基波波长相当时，线性瑞利异常模式与基

元结构共振模式相互作用产生线性表面晶格共振

模式，稀疏的超构表面能够获得比稠密的超构表面

强五倍的谐波信号 [52]。此外，线性领域的瑞利异常

可以推广到非线性领域 [56]，以二次谐波为例，满足关

系式

2
(
⇀

kFW

)
||
+
⇀

Gm1 ,m2 =
⇀

kS (2)

⇀

kFW

⇀

kS

⇀

Gm1 ,m2

即可实现二次谐波对应的非线性瑞利异常，其中 、

、 分别是基波波矢、表面波波矢以及周期性结

构提供的倒格矢，m1、m2 为整数。如图 1(c)所示，当

非线性瑞利异常模式与基元结构共振模式耦合时，产

生非线性表面晶格共振模式。以斜角度入射能够获

得比正入射强 30倍的二次谐波信号，这是因为本身

是暗模式的基元结构共振通过非线性瑞利异常模式

的集体相互作用变成了亮模式。超构表面基元结构

的相互取向也能够对二次谐波产生巨大的影响，如

图 1(d)所示，略微改变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相互取

向，二次谐波强度可以变化 50倍[58]。更有意思的是，

虽然对称性结构产生二次谐波效率低，但是在非对称

性结构附近排布对称性结构能够影响整个超构表面

的电磁场模式，如图 1(e)所示，提高其在基波处的光

密度，进而增强二次谐波的产生[51]。

相对于金属结构而言，一方面，介质结构具有高

损伤阈值、低损耗的优点。另一方面，表面等离激元的

电磁场主要分布在金属微纳结构与周围环境介质的

界面处，体非线性极化率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介

质微纳结构的电场主要分布在介质材料内部，可以

避免这一问题。基于这两个优点，研究者们设计了大

量介质结构，利用其电共振、磁共振来增强二次谐

波 [59−64]、三次谐波 [65−70] 的产生。相对于二次谐波而

言，三次谐波对于对称性的要求低，可以充分利用介

质微纳结构的体三阶非线性极化率，使得其在相较于

金属微纳结构电磁场局域增强效应弱的情况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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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等离激元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增强。(a) U型环的磁共振增强二次谐波的产生；(b) U型环超构表面上二次谐波的信号强度与距离的关

系；(c) L型环超构表面上存在线性表面晶格共振时，稀疏的超构表面获得比稠密的超构表面强五倍的二次谐波信号；(d)由于非线性表面晶

格共振的存在，U型环超构表面上基波以斜角度入射获得比基波正入射强 30倍的信号；(e) L型环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相互取向对于二次

谐波产生的影响；(f)对称性结构附近排布非对称性结构，增强二次谐波的产生

Fig.1  Nonlinear enhancement based on plasmonic metasurface. (a) U-ring resonators magnetic resonance enhances the generation of second harmonics;

(b)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al strength of the second harmonic wave and inter-distance of U-ring resonators on the metasurface; (c) When linear

surface lattice resonance exists on the metasurface of L-ring resonator, the sparse metasurface gets a second harmonic signal 5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dense metasurface; (d)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nonlinear surface lattice resonance, a signal 30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normal incidence of the

fundamental wave is obtained by the oblique incidence of the fundamental wave on the U-ring metasurface; (e) Influence of the mutual orientation

of  metasurface  of  L-ring  resonator  on  the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  Asymmetric  structures  are  arranged  near  symmetrical  structures  to

enhance the generation of second harm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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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高的三次谐波转化效率。如果采用非对称型组

成材料，例如砷化镓铝 [60−61]、砷化镓 [64, 68]、单晶硅 [59]、

氧化锌[62] 等等，满足对称性破缺要求，体二阶非线性

极化率和表面二阶非线性极化率均得到有效利用，依

然可以实现二次谐波的增强。如图 2(b)所示，借助基

于砷化镓的超构表面的三个优点：材料本身的高非线

性极化率、基元结构的电磁场局域增强效应、降低的

相位匹配要求，其上可以同时发生 11种频率转换

过程[68]。

除了采用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电共振、磁共振来

增强非线性频率转换过程，还可以通过调节其不同模

式的相互作用，实现更好的电磁场局域增强以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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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介质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增强。(a)由介质圆盘和介质矩形棒组成的超构表面，利用法诺共振增强三次谐波的产生；(b)基于砷化镓的全

介质超构表面能够同时发生 11种频率转换过程；(c)全介质超构表面利用 anapole模式实现三次谐波的增强，产生 185 nm的真空紫外光；

(d)   硅颗粒超构表面，其中硅颗粒 x方向对称性破缺，y方向对称性保持，利用准 BIC模式使三次谐波获得五个数量级的增强；(e)硅颗

粒超构表面上设计两种不同的区域：收缩和扩张的六聚体分布。改变基波波长，可以实现体态、边界态的三次谐波非线性表征

9×9

Fig.2  Nonlinear  enhancement  of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s.  (a)  A  metasurface  consisting  of  a  disk  and  a  rectangular  bar  is  used  to  enhance  the

generation of third harmonics by fano resonance；(b) GaAs based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 can simultaneously undergo 11 frequency conversion

processes；  (c)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  uses  anapole  mode to  achieve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enhancement  and generates  185 nm vacuum

ultraviolet light； (d)   metasurface of silicon particles, in which the symmetry of silicon particles in the x direction is broken, and the symmetry

in the y direction is maintained. The quasi-BIC model is used to enhance the third harmonic by five orders of magnitude; (e) Two different zones

are  designed  on  the  metasurface  of  silicon  particles:  shrinkage  and  expansion  of  the  hexamer  distribution.  The  third  harmonic  nonlinear

characterization of bulk and edge states can be realized by changing the fundamental wa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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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9×9 x

y

∼ 104

的 Q值。文中主要介绍三类：anapole模式[67, 71−74]、法

诺共振模式[69−70]、BIC模式[75−77]。通过调节基元结构

的尺寸，使得其电偶极子和环形偶极子的远场辐射发

生干涉相消，可以获得 anapole模式，该模式可以极大

地减少辐射损耗，使得电磁场能量更多地局域在介质

颗粒的内部[78]。如图 2(c)所示，通过调节二氧化钛圆

柱纳米颗粒的直径可以在基波处获得 anapole模式，

在共振位置处，该结构的透射极大地降低，产生了

185 nm的紫外三次谐波，相对于同样厚度的无图案薄

膜，三次谐波获得了 180倍的增强 [67]。此外，法诺共

振因其线宽窄、Q值高的特点也被应用于谐波产生的

增强，法诺共振由一个亮模式和一个暗模式相互作用

得到，在正入射条件下，亮模式可以被直接激发但暗

模式不能，需要通过亮模式间接激发暗模式，两种模

式相互作用产生法诺共振。如图 2(a)所示，通过设计

由介质圆盘和介质矩形棒组成的超构表面，直接激

发介质矩形棒的共振 (亮模式)，间接激发介质圆盘

的共振 (暗模式)，两种模式相互作用产生法诺共振，

使得三次谐波的产生获得了五个数量级的增强 [70]。

BIC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法诺共振，关于 BIC

模式的详细介绍可以参阅参考文献 [79]。尽管获得

BIC模式需要无限大的结构、无限大的或者 0磁导

率，在实际中不能实现，但是可以参照 BIC模式的物

理机制设计出高 Q值模式，这样的模式称为准 BIC模

式 [80−81]。例如，通过调节圆柱纳米颗粒的直径，可以

使得该结构的径向共振和轴向共振发生耦合，在远场

辐射发生干涉相消，实现准 BIC模式，Q值高达

，实现了二次谐波的极大增强 [75]。BIC模式还

可以通过打破对称性得到，如图 2(d)所示，在基于硅

的 超构表面中，打破基元结构 方向的对称性，

方向保留对称性，在保证准 BIC模式能够被激发的

同时，获得了很高的 Q值 ( )。使得三次谐波获得

了五个数量级的增强，并且反常地观测到了二次谐波

的产生[77]。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研究超构表面的非

线性拓扑性质，在拓扑非平庸“之”字型硅颗粒超构表

面中，利用拓扑磁共振边界态的局域场增强效应和鲁

棒性这两个优点，实现了三次谐波的稳定增强，此外

还可以通过单个硅颗粒的磁共振与超构表面的拓扑

电共振边界态相互作用，改变基波波长或者入射方向

控制三次谐波的产生热点[82]。进一步地，在超构表面

中设计两种不同的区域；收缩和扩张的六聚体分布，

如图 2(e)所示，在两种区域的边界上存在拓扑保护螺

旋边界态，改变入射基波波长，可以实现体态、边界态

的三次谐波非线性表征，并且边界态的传播方向取决

于三次谐波的偏振态[83]。

1013 W/cm2

级数五次以上的谐波称为高次谐波，可以被用

来制备超短极紫外光源，因其转化效率很低，需要激

光脉冲强度超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

期的研究者们将表面等离激元的电磁场局域增强

效应和稀有气体结合起来用于高次谐波的增强，如

图 3(a)所示，将激光照射在通有氩气的蝴蝶结阵列结

构上，借助蝴蝶结结构间隙的极大电磁场局域增强效

应可以实现高次谐波的增强[37]。如图 3(b)所示，利用

锥形波导表面等离极化激元的电磁场局域增强效应

增强稀有气体的高次谐波的产生 [36]。由于气体密度

低，在电磁场局域增强位置的分子数目少，电磁场局

域增强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全固态增强高次谐波

体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图 3(c)所示，将稀有气体

更换为单晶的蓝宝石尖端，利用锥形金属波导的电磁

场局域增强效应增强了波长为 60 nm高次谐波 [34]。

进一步地，通过在单晶硅衬底上制备金纳米棒超构表

面，如图 3(d)所示，使得高次谐波的强度比没有金纳

米超构表面时强 10倍 [33]。然而，基于表面等离激元

增强高次谐波的体系依然面临着损伤阈值低、加工困

难的问题，全介质的超构表面可以很好的规避这一困

难。在蓝宝石衬底上镀上一层 225 nm的单晶硅膜，

制备的超构表面基元结构如图 3(e)所示，相对于平整

单晶硅膜而言，利用此结构的法诺共振可以使高次谐

波获得两个数量级的增强[84]。此外，微纳结构不仅可

以被用于增强高次谐波的产生，还可以被用于调控高

次谐波的远场辐射，通过向单晶硅膜注入镓离子，影

响硅材料的电子能级，制备出菲涅尔波带片，如图 3(f)

所示，成功将产生的高次谐波聚焦成衍射极限大小的

亮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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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次谐波的共振增强与调控。(a)利用蝴蝶结结构的局域表面等离激元共振增强高次谐波的产生；(b)利用三维波导结构的表面等离激元

增强高次谐波的产生；(c)在固体体系里利用锥形金属波导与蓝宝石增强高次谐波的产生；(d)在单晶硅膜上制备纳米金颗粒阵列；(e)在蓝

宝石衬底上刻蚀硅膜，引入法诺共振，实现高次谐波的增强；(f) 在硅膜上注入镓离子制备菲涅尔波带片，实现三次谐波、五次谐波的

聚焦

Fig.3  Resonance enhancement and control of high harmonics. (a) Generation of high order harmonics is enhanced by the use of local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of  the  Bowtie  structure.  (b)  Generation  of  high  harmonics  is  enhanced  by  using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of  three-dimensional

waveguide  structures;  (c)  Use  of  conical  metal  waveguides  and  sapphire  in  solid  systems  to  enhance  the  generation  of  high  harmonics;

(d) Preparation of gold nanoparticle arrays on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films; (e) Etching silicon film on sapphire substrate and introducing fano

resonance to enhance high harmonics; (f) Focus of the 3rd and 5th harmonics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preparation of Fresnel zone plate by gallium

ion implantation into the silicon film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7



1.2   谐波的产生与对称性的关系

n

2π/n

m = nl±1 m,n

l

m = 2,n = 1

m = 2,n = 3

m = 2,n = 6

m = 3,n = 2

m = 3,n = 3

m = 3,

n = 4

上一节中论述了基于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增强效

应，接下来主要介绍当入射光为圆偏振态时，谐波的

产生与对称性的关系。对于超构表面而言，对称性

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组成材料的微观对称性与基元

结构的宏观对称性，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通过设计

对称性破缺的结构，能够在多晶态的微纳结构上观

测到二次谐波的产生。这里大多数是考虑线偏振光

入射时，中心对称性对于二次谐波产生的影响。此

外，当入射光为圆偏振时，由于自旋轨道耦合作用，

将超构表面基元结构旋转一定的角度会给入射光以

及非线性电偶极子引入几何相位。特别地，对于一

个 重对称性的结构，为了保持基元结构的非线性极

化率张量在旋转角度 时保持不变，必须满足关

系式 ，即选择性定则，其中 分别为谐波产

生的级数和基元结构的对称性， 为整数，正、负号分

别对应产生的谐波与基波偏振方向相同、相反的情

况 [86]。在二次谐波的产生过程中，使用右旋偏振光

激发三种不同对称性重数的结构，当 时，

产生的二次谐波中包含左旋和右旋两种成分；当

时，只能产生与基波的偏振方向相反的二

次谐波；当 时，上述关系式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二次谐波产生的过程被禁止 [87]。基于同样的原

理也可以讨论对称性对三次谐波的产生过程的影

响，当 时，产生的三次谐波中包含左旋和

右旋两种成分；当 时，不能满足上述关系

式，因而三次谐波产生的过程被禁止；当

时，产生的三次谐波的偏振方向与基波偏振方

向相反 [86]。研究非线性频率转换与对称性的关系对

于设计超构表面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

除了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多重对称性对于谐波

产生级数的限制，超构表面的谐波产生效率也依赖于

入射基波的偏振态。近年来，非线性手性光学技术已

经被成功应用于表征化学表面、生物分子的手性特征

等相关方面。相对于三维超构材料而言，超构表面不

仅可以降低加工难度，而且可以很好与生物分子的物

理界面相兼容。在线性光学领域里，使用圆二色性和

光学活性来衡量手性物质对于左旋和右旋圆偏振光

之间相位和吸收的差异。仿照线性光学领域里的圆

二色性，不同圆偏振态的基波产生谐波的效率差异可

以用非线性圆二色性来衡量，例如二次谐波的圆二色

性定义为： (
I2ω

L − I2ω
R

)
/
(
I2ω

L + I2ω
R

)
(3)

I2ω
L I2ω

R

±10◦

3×107

式中： 、 分别代表产生的左旋、右旋偏振基波入

射时二次谐波的信号强度，其他级次谐波的圆二色

性定义依此类推。事实上，研究者们已经通过调节

超构表面的基元结构排布、对称性、周期以及基波

入射角度来研究非线性手性响应过程。如图 4(a)所

示，在 G型超构表面的特定排布下，左、右旋偏振态

基波产生的二次谐波效率存在差异，均匀排布的

G型超构表面则没有这种现象 [54]。如图 4(b)所示，

调节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距离，进而调控基元结构

之间的耦合作用，也可以实现二次谐波的圆二色性，

其值为 52%[88]。如图 4(c)所示，当基元结构具有多重

对称性的时候，其谐波的产生不仅满足选择性定则，

通过调节不同非线性极化率之间的相位差，还可以

实现接近 100%的非线性圆二色性[89]。此外，非线性

圆二色性并不局限于超构表面的内禀结构手性，通

过引入外禀结构手性，在非手性结构中其也可以被

观察到 [90−91]。例如，如图 4(d)所示，当基波以斜角度

入射到弯曲金纳米线超构表面时，二次谐波圆二色

性随基波入射角度增大而增大，最高为 50%[90]。进一

步地，为了能在小角度入射条件下获得高的非线性

圆二色性，如图 4(e)所示，在基波斜角度入射的条件

下，当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周期和基波的波长相当

时，表面晶格共振的存在增强二次谐波的圆二色性，

实验中测量到在基波以 小角度入射条件下，二次

谐波的圆二色性最高可为 60%[91]。此外，还可以利

用等离激元超构表面增强非线性光学活性，例如，由

于电磁场局域增强效应，U型环超构表面上观察到

的非线性光学活性比碘酸锂晶体强 倍 [92]。研

究基于超构表面的非线性手性响应过程对于设计出

灵敏度更高、体积更小的化学表面及生物分子表征

器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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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非线性超构表面的相位调控和全息成像

π

超构表面不仅能够增强非线性的响应过程，而且

可以在亚波长尺度改变局部的非线性相位响应和振

幅响应，从而控制其非线性的响应过程。这种方法无

缝结合了谐波的产生和操纵，有利于非线性纳米光学

元件的小型化和集成化。类似于线性光学领域，基于

超构表面的几何相位和共振相位可以实现对非线性

谐波产生的相位、偏振调控。超构表面的非线性相位

调控是受几何相位概念启发的。如图 5(a)所示，当把

U型环基元结构翻转时，其二次谐波响应引入一个

相位，Segal等人设计的二元相位分布的开口环阵列

实现了对二次谐波发射方向的操控 [93]，基于此设计，

Wolf等人提出了相控阵列光源的概念，它可以同时

α± ∼ exp iσ (n±1)θ

90◦

充当分束器和偏振分束器[94]。更进一步，利用几何相

位可以实现对非线性谐波产生的连续相位调控，可以

实现对谐波任意角度的偏振操作[95]。如图 5(b)所示，

Li等人将纳米基元结构相对于实验室坐标系旋转角

度 θ以引入几何相位，则 n阶非线性极化率可以表示

为 ，其中正负号下标分别代表谐波

与基波圆偏振态相同或相反的情况，σ = ±1分别代表

左、右旋圆偏振态 [96]。除了旋转基元结构的方法外，

还可以利用超构表面的共振相位来实现非线性响应

过程的相位控制。Almeida等人通过改变矩形纳米天

线的长宽比也可以实现非线性响应过程的全相位控

制[97]。Zang等人将开口环阵列和旋转 的互补开口

环阵列交替排布同时实现了二次谐波产生，圆偏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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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谐波的产生与对称性的关系。(a)特定排布 G型单元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圆二色性；(b) S型单元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圆二色性；(c)三重对称性

与四重对称性手性结构的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圆二色性；(d)弯曲金纳米线阵列上基波斜角度入射引入外禀结构手性；(e) U型环单元超构

表面上由于表面晶格共振的存在增强非线性圆二色性

Fig.4  Relation  between  the  harmonic  generation  and  symmetry.  (a)  Nonlinear  circular  dichroism  of  metasurface  of  G-type  element  in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b)  Nonlinear  circular  dichroism  of  S-type  element  metasurface;  (c)  Second  harmonic  and  third  harmonic  nonlinear  circular

dichroism  of  the  chiral  structure  with  triple  and  quadruple  symmetries  respectively;  (d)  Introducing  extrinsic  structure  chirality  by  the  oblique

incidence  of  fundamental  wave  on  the  bent  gold  nanowire  array;  (e)  Presence  of  surface  lattice  resonance  enhances  the  nonlinear  circular

dichroism on the metasurface of 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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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以及四分之一波片的偏振调控[98]。基于超构

表面的非线性相位调控技术已被用于实现非线性全

息成像，如图 5(c)~5(d)所示，相位编码被储存于超构

表面的纳米结构中，几何相位的鲁棒性和无色散特性

极大地简化了波的操纵。得益于连续的相位控制，非

线性超构表面全息术已显示出优于具有离散相位水

平的常规深度控制全息术的优势[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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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Nonlinear  phase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metasurface.  (a)  Direction  of  nonlinear  emission  is  controlled  through  nonlinear  photonic

crystals  (NPC)；  (b)  Nonlinear  phase  grating  was  used  for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nonlinear  phase；  (c)  Spin  and  wavelength-dependent

holography； (d) Nonlinear metamaterial holography 

 

2    量子超构表面

超构表面除了在经典光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近年来，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学引起了人们

越来越多的兴趣，接下主要介绍了微纳结构的量子光

学特性。当光与金属微纳结构相互作用时，光子可以

和金属表面的自由电子耦合形成表面等离激元。由

此产生的局域场增强效应已被用于实现异常光学透

射 (EOT)和提高非线性光学效率[101]。尽管表面等离

激元具有不可避免的能量损耗，但是其独特的光学特

性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局域光场的操纵和调控能力。

得益于此，表面等离激元的应用很快被扩展到物理学

的其他领域，并与量子光学结合。有趣的是，虽然表

面等离激元包含了大量电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但在

适当条件下会表现出量子行为，如量子纠缠，量子隧

穿以及量子自干涉。如图 6(a)所示，Altewischer等人

首先观察到表面等离激元的量子纠缠现象，实验发现

纠缠光子对经过金膜超构表面转换成表面等离激元

后能够保留其量子性质[102]。Moreno等人使用量子理

论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 [103]。如图 6(b)所示，Fasel等

人进一步指出光子−表面等离激元−光子过程保持了

能量时间纠缠[104]。Huck等人通过实验证明了表面等

离激元传播中连续变量量子态的鲁棒性[105]。如图 6(d)

和 6(e)所示，Tan等人观察到紧密放置的两个表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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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激元共振器的量子隧穿现象 [106]。如图 6(c)所示，

Kolesov等人发现银纳米线耦合单光子源会激发表面

等离极化激元，并推断其具有波粒二象性，类似于单

光子 [107]。Dheur等人使用特制的表面等离激元分束

器观察表面等离极化激元的自干涉现象，从而验证了

这一推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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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Quantum effects based on surface plasmon. (a)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measurement results to verify the true quantum properties of surface

plasmon  excited  separately  by  entangled  photon  pairs;  (b)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for  verifying  the  energy-time

entanglement  of  the  surface  plasmon;  (c)  Sub-poisson  statistics  of  surface  plasmon; (d)  Schematic  diagram of  quantum surface  plasmon tunnel

junction; (e) Direct observation of quantum tunneling between surface plasmon resonators 

 

2.1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源

量子纠缠是量子物理区别于经典物理的核心概

念之一，其对于量子通信 [109−114]、量子计算 [115−121]、量

子测量及量子传感[122−123] 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利用

量子纠缠的新奇物理现象来推动量子光学科技的发

展，如何获得大面积、稳定、可控以及小尺寸的多光

子、高维度纠缠光源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

面，增大量子纠缠光源的光子数目可以发现更多新奇

的量子物理性质。另一方面，在量子通信领域，提高

量子纠缠光源的维度能够提供更高的信息容量以及

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此外，在量子计算领域，相比于

低维度量子纠缠光源而言，高维度的量子纠缠光源能

够提供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近年来，研究者们利用

光子的空间模式、时间−能量、偏振、路径等自由度制

备了高维度的量子纠缠光源。该节主要介绍基于超

构表面的量子光源的工作。

通过基元结构的材料选择、尺寸调控以及旋转角

度等方式，超构材料对于自发参量下转换过程的调节

提供了丰富的自由度，因此在制备期望的多光子纠缠

态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产生纠缠光子对

最为普遍的方法是利用非线性晶体的自发参量下转

换过程。其实，三维超构材料本身也能够发生自发参

量下转换过程。当考虑超构材料本身的非线性性质

时，Ming等人从理论上证明了通过设计三维超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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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基元结构的尺寸以及排布，可以直接在超构材料上

制备期望的量子纠缠态 [124]。然而，由于三维超构材

料加工的困难以及其基元结构组成材料的低效率自

发参量下转换过程，实验上还没有成功制备出基于超

构材料内禀非线性响应的量子光源。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Li等人创造性地在实验上证明了可以通过将超

构表面与非线性晶体结合起来制备高维度、多光子纠

缠的量子光源 [125]。如图 7(a)所示，将超构表面与

II型硼酸钡 (BBO)晶体粘合在一起，利用超构表面基

元结构的光束聚焦功能，将 404 nm的激光聚焦在硼

酸钡晶体的中心位置，使得在超构表面基元结构的焦

点处发生自发参量下转换过程，产生纠缠光子对。当

该复合结构产生的纠缠光子对数目为 1时，无法区分

该纠缠光子对来自于哪一个基元结构，因此可以实现

纠缠光子对的路径纠缠，如图 7(c)所示，选取三个、

0,π/2,π,3π/2

(|00⟩+ |11⟩)/
√

2 (|00⟩+ i |11⟩)/
√

2 (|00⟩− |11⟩)/
√

2

(|00⟩− i |11⟩)/
√

2

四个基元结构，分别表征了三维、四维双光子量子态，

保真度分别高达 96.6%和 95%。此外，还可以通过调

节超构表面的相位梯度，调控量子态的产生，如图 7(d)

所示，其中超构表面相邻基元结构的相位差分别为

。制备的二维双光子纠缠态分别为

、 、 、

，保真度平均值高达 97.9%。由于该

超构表面上产生的纠缠光子对是路径纠缠的，该复合

结构可以轻松地实现稳定、紧凑的多光子量子光源，

如图 7(b)所示，4光子、6光子的符合计数随泵浦功

率变化分别满足二次方、三次方关系，充分证明了

4光子、6光子纠缠源的成功制备。基于超构表面的

量子光源提供了一种稳定、紧凑的高维度、多光子纠

缠源，对于推动量子光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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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源。(a)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源示意图；(b)三维、四维双光子量子态的表征；(c)通过调节超构表面的相位梯度，

实现四种贝尔态的成功制备；(d)基于超构表面的多光子量子光源的表征

Fig.7  Quantum light source based on metasurface. (a) Schematic diagram of quantum light source based on metasurface; (b)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

and  four-dimensional  two-photon  quantum  states;  (c)  Four  Bell  states  were  successfully  prepared  by  adjusting  the  phase  gradient  of  the

metasurface; (d) Characterization of multi-photon quantum light source based on meta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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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态调控

在量子光学领域里面，量子态的调控对于实现量

子逻辑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常见的光子量子态

的调控可以通过线性光学元件实现，例如波片、分束

器等。由于超构表面出色的相位调控能力，超构表面

可以实现几乎所有线性光学元件的功能，因此超构表

面可以被用于光子量子态的调控。如图 8(a)所示，利

用超构表面的几何相位，使得不同自旋偏振态的光子

获得不同的角动量 [126]，光子经过超构表面的过程表

示为：

|σ±⟩ |l⟩ → |σ∓⟩ |l±∆l⟩ (4)

σ+ σ− l ∆l式中： 、 、 、 分别代表右旋、左旋偏振态、光子

携带的轨道角动量以及光子的轨道角动量变化值，其

中轨道角动量的变化值取决于超构表面的相位分

布。以单光子为例，一个水平偏振、轨道角动量为

0的光子的量子态表示为：

|H⟩ |l = 0⟩ = (|σ+⟩+ |σ−⟩) |l = 0⟩/
√

2 (5)

其中 H代表水平偏振。其经过超构表面后，量子态表

示为：

(|σ+⟩ |l = −∆l⟩+ |σ−⟩ |l = ∆l⟩)/
√

2 (6)

|σ+⟩

M/2

N

N

实现了单光子自旋角动量与轨道角动量的纠

缠。通过设计不同相位分布的超构表面以及对超构

表面进行翻转，可以对单光子态进行不同的量子操作，

图 8(b)为单光子自旋角动量与轨道角动量纠缠的四

种贝尔态。基于同样的原理可以获得双光子自旋角

动量与轨道角动量的相互纠缠，如图 8(c)所示，当纠

缠光子对中一个光子的自旋偏振态为 时，另一个

光子轨道角动量为 1的概率明显大于轨道角动量为

−1的情况，反之亦然。此外，还可以利用超构表面对

多光子量子态进行投影测量 [127]，如图 8(d)所示，将

种不同的超构表面嵌套在一起，每一种超构表面

都可以实现两种不同椭圆偏振态的分束，该超构表面

总共可以实现 M种不同椭圆偏振态的分束， 光子态

在超构表面上发生量子干涉，导致 个光子辐射到不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Ψ+>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Ψ–>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Φ+>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Φ–>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Ψ–>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Ψ+>

|Φ+>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σ+
, 1 >
|σ+

, –
1 >

|σ−, 
1 >

|σ−, 
–1 > |σ

+ , 1>

|σ
+ , –1>

|σ
− , 1>

|σ
− , –1>

0.5

0

–0.5

|Φ–>

(c)

|V > |ℓ=0 >

|σ− > |ℓ=1 >−|σ+ > |ℓ=−1 >
2i√￣

|σ− > |ℓ=1 > |σ− > |ℓ=–1 >

1.0

N
o
rm

al
iz

ed
 c

o
u
n
ts 0.8

0.6

0.4

0.2

0

|σ+ > |ℓ=1 > |σ+ > |ℓ=–1 >

Detectors

Coincidence counts

(a) (b)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13



N

同偏振态通道的行为是相互关联的，通过测量不同组

合的偏振态通道，由其符合计数可以反演出 光子态

的密度矩阵。以二维双光子态为例，通过将种不同的

超构表面嵌套可以获得种不同椭圆偏振态的分束，重

构二维双光子态密度矩阵至少需要选择 15组不同的

测量基矢，测量基矢可以通过将超构表面的六个分束

通道两两组合获得，图 8(e)重构了两种不同二维双光

子态的密度矩阵，保真度分别为 95.24%和 98.54%，

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量子态表征的速度与稳定性。

相对于介质超构表面而言，虽然金属超构表面具有损

耗高的缺点，但是这一缺点可以转化为优点，例如，通

过设计吸收具有偏振依赖性的金属超构表面，可以降

低非最大纠缠态中特定偏振态的概率，提高量子态的

纠缠度，实现对量子态的提纯[128]。此外，还可以利用

激光照射在金属超构表面上，控制金属基元结构和衬

底的温度，影响超构表面对于光子的响应，实现对量

子态的主动调控[129]。

2.3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学应用

基于超构表面还可以实现很多在经典领域不能

实现的应用。如图 9(a)所示，将金属超构表面的损耗

与量子干涉相结合可以增强单个光子或多个光子的

全吸收[130−132]。金属超构表面本身对于单光子的吸收

是几率性的，但是利用单光子路径自由度的叠加态，

使得单光子同时从金属超构表面两端入射，在金属超

构表面上发生量子干涉，从而可以实现确定性的单光

子全吸收 [132]。此外，基于纠缠光子对的非局域相干

性，通过测量其中闲置光子的偏振态，可以调控金属

超构表面对信号光子的吸收响应 [131]。进一步地，金

属超构表面可以实现 NOON态双光子的高效吸收，

效率高达 40%，是线性吸收效率的两倍 [130]。超构表

面也可以应用于量子成像[133]，如图 9(b)所示，通过在

超构表面上压印并叠加两种不同的图案：三角形和五

角星，这两种图案分别只能透过两种不同偏振的光。

当使用纠缠光子对中的信号光子对该超构表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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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态调控。(a)利用超构表面的几何相位，使得不同自旋偏振态的光子获得不同的轨道角动量；(b)单光子自旋角动量与

轨道角动量纠缠的四种贝尔态；(c)双光子自旋角动量与轨道角动量的相互纠缠；(d)左边为基于超构表面实现量子表征的示意图，其中插

图为超构表面的 SEM图。右边上方为嵌套的三种不同超构表面的结构，中间为超构表面分束的六种不同偏振态的庞加莱球图示，下方为

最小的超构表面分束的数目与光子数目的关系；(e)基于超构表面重构的两种二维不同双光子态的密度矩阵，保真度分别为 95.24%和

98.54%

Fig.8  Quantum state manipulation based on metasurface. (a) By using the geometric phase of a metasurface, photons in different spin-polarized states

are  given  different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b)  Four  Bell  states  of  entanglement  between  spin  and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f  a  single

photon; (c) Mutual entanglement of spin angular momentum and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f two photons; (d) On the left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quantum  state  tomography  based  on  the  metasurface,  and  the  inset  is  an  SEM  image  of  the  metasurface.  On  the  upper  right  is  the  nested

structure of three different metasurfaces, in the middle is the diagram of the six different polarization states of the metasurface beam splitter, and

on the bottom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imum number of beam splitter and the number of photons; (e) Density matrix of two different

two-dimensional two-photon states based on metasurface reconstruction, the fidelity is 95.24% and 98.5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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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时，通过选择性地投影测量闲置光子，可以分别

清晰地显示两种图案，并且随着纠缠光子对的纠缠度

降低，两种图案的区分度降低。

|1H⟩ |1V⟩

(|2L⟩ |0⟩− |0⟩ |2R⟩)/2i

超构表面同样可以应用于量子测量[134]，如图 9(c)

所示，具有正交线偏振态的纠缠光子对的量子态表示

为 ，当其以圆偏振态基矢表示时，其量子态表

示为 ，这是一种 NOON态。当其

经过超构表面时，利用超构表面的几何相位，左、右旋

偏振态的光子分别出射到不同的方向。基于此原理，

Georgi等人将超构表面与其他光学器件相结合构建

了一个干涉仪，在其中一个路径放置一个相位片，可

以发现，通过调控相位片引入的相位，符合计数呈现

周期性振荡，这充分证明了纠缠光子对经过超构表面

后依然保持很好的相干性，即该 NOON态不同组成

成分之间的相位差固定。此外，超构表面除了能够对

量子态进行投影测量，还能够对量子态进行弱测量。

量子弱测量作为量子测量一个重要的分支，首先提出

于电子系统，通过给电子施加微弱的磁场，可以对电

子的自旋量子态进行弱测量。它的主要思想是能够

在不破坏量子态的前提下，获取量子态的信息。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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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光学应用。(a)基于金属超构表面的单光子全吸收。图中 α、β表示光子的两个输入通道， 、 表示光子的两个输出通

道， 、 表示等离激元的输入、输出通道。图中下方表示 、 光子输出通道的归一化计数随着超构表面位置移动的变化，其中 、 光子输出

通道分别相对于 、 光子输入通道归一化。填充的圆形符号代表 、 光子输入通道存在的情况，没有填充的圆形符号代表 光子输入通道

被遮挡的情况；(b)使用超构表面实现 NOON态路径的纠缠与解纠缠；(c)上方两图中使用纠缠光子对的信号光子成像，对闲置光子进行的

不同的偏振态测量，可以清晰地区分开三角形和五角星图案；下方两图中使用混态光子对进行成像，不能将两种图案清晰地区分开；(d)使

用超构表面进行量子弱测量的实验装置图

δ γ µ η

γ δ

β α

β

Fig.9  Quantum optic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metasurface. (a) Full absorption of a single photon based on a metal metasurface. The two input channels

of the photon α, β,  the two output channels of the photon  ,   , and the input and output channels of the surface plasmon  ,  are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the normalized count of the photon output channel  ,  changes with the position movement of the metasurface, where the photon

output channels are normalized relative to the photon input channels  ,  respectively. The filled circle represents the presence of the two photon

input channels and the unfilled circle represents the block of the photon input channel  ; (b) Entanglement and disentanglement of NOON state

path using metasurface. (c) Signal photon imaging using entangled photon pairs in the above two figures, and different polarization measurements

of  idle  photon  can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triangular  and  star  patterns;  the  two  images  below  are  imaged  using  mixed  photon  pairs  and  cannot

clear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patterns; (d) Experimental setup for quantum weak measurement using a meta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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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α+β α = 0

β

β = 0 α

弱测量已经被用于波函数测量以及微弱信号放大等

方面。类比于电子系统，在光学系统里，超构表面的

相位梯度相当于电子系统的磁场，通过在超构表面上

设计小的相位梯度，可以实现对光子量子态的弱测

量[135]。如图 9(d)所示为利用超构表面进行弱测量的

实验装置图，GLP1(格兰激光偏振棱镜)用于制备光子

的初态，超构表面提供微小的相位梯度，四分之一玻

片和 GLP2用于光子末态的后选择。通过选择不同

的末态，即改变四分之一玻片与 y轴的角度 和 GLP2

与 x轴的角度 ，如图所示，当 时，弱值为纯虚

数，随着 角度增大，光斑中心位置的位移增大，但是

随着 CCD位置的变远，光斑中心位置没有变化，这证

明了纯虚数弱值对应着光子波函数的位置变化。当

时，弱值为纯实数，随着 角度增大，光斑中心位

置的位移增大，并且随着 CCD位置的变远，光斑中心

位置逐渐增大，这证明了纯实数弱值对应着光子波函

数的动量变化。

2.4   超构表面与量子发光体的相互作用

最初，人们认为量子发光体的寿命是其内禀性

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直到 Purcell提出量子发光体

的寿命是可以被调控的，通过调控量子发光体周围的

电磁场环境，量子发光体的辐射速率以及非辐射速率

可以受到抑制或增强。基于此原理，研究者们设计了

模式体积小、Q值高的结构，分别在空间和时间上增

强量子发光体与光学结构的相互作用。在弱耦合领

域，量子发光体的荧光寿命受到调制。在强耦合领

域，量子发光体的能级与光学结构的能级发生杂化，

在吸收谱、散射谱或者荧光谱上可以观察到拉比劈

裂[136]。这些工作都是在光学结构的近场范围里对量

子发光体的辐射行为进行调控，量子发光体位置的精

确控制要求以及量子发光体靠近金属微纳结构的高

损耗等因素限制了其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光

学结构的远场范围里实现对量子发光体辐射行为的

调制显得尤为重要。超构表面由于其出色的相位调

控能力可以实现这一目的。Jha等人系统地研究了基

于超构表面对于量子发光体的量子真空调控 [137−139]。

如图 10(a)所示，超构表面打破了量子发光体的量子

真空对称性，使得量子发光体的多个能级发生量子干

|a1⟩
|a2⟩ |a1⟩

|a2⟩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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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V

Λ

V Λ

涉，这在自由空间中是被禁止的 [137]。通过合理地设

计超构表面，使其对源点处电偶极子辐射的响应具有

偏振依赖性，如图 10(b)所示，即沿着 x方向的电偶极

子辐射的电磁场能够沿原路返回聚焦到源点处，最大

效率为 81%，沿着 y方向的电偶极子辐射的电磁场没

有这种效应。从量子力学角度来说，具有该种功能的

超构表面打破了量子发光体的量子真空对称性，使得

多能级量子发光体的不同能级能够发生量子干涉。

如图 10(c)所示，当没有超构表面时， 能级单指数

衰减， 能级占据数为 0；当超构表面存在时， 能

级衰减速率变慢， 能级占据数先增大后减小。这

表明，超构表面引入的各向异性量子真空导致了

能级占居数向 能级的转移。进一步地，当考虑两

个量子发光体时[138]，如图 10(d)~(e)所示，通过超构表

面使得源点电偶极子辐射的电磁场能够定向地聚焦

于目标电偶极子的位置，效率最高为 82%，使得两个

量子发光体产生纠缠。如图 10(f)所示，当超构表面

存在时，两个量子发光体的并发性比没有超构表面时

增强两个数量级，其中并发性衡量两个量子发光体的

纠缠度，随着两个量子发光体之间距离增大，当没有

超构表面时，并发性快速下降，当存在超构表面时，在

很长的距离依然保持很大的并发性。此外，还可以利

用超构表面的几何相位调控单层过渡金属二卤化物

的量子真空 [139]，实现激子自发的能谷间相干性。自

由空间中，单层过渡金属二卤化物在布里渊区 、

处简并的激子只能分别通过左旋、右旋偏振光激

发，并且辐射的荧光分别对应为左旋、右旋偏振光。

利用超构表面可以把源点处 K谷激子辐射的左旋偏

振光沿原路返回聚焦到源点处时，效率最高为 47%，

由于反射后左旋偏振光变成右旋偏振光，因此 谷激

子可以间接激发 谷激子，反之亦然。在超构表面调

控量子发光体的量子真空的基础上，通过调节量子发

光体的量子化轴线还可以实现光学活性 [140]。此外，

量子发光体的能级结构对于实验上实现超构表面的

量子真空调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型量子发光体

具有两个激发态，一个基态， 型量子发光体具有一个

激发态、两个基态，相对于 型量子发光体而言， 型

量子发光体能级间具有更长的相干时间[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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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文中分别总结了超构表面在非线性光学以及量

子光学方面的应用。从超构表面的非线性增强开始，

分别介绍了金属等离激元微纳结构对于非线性频率

转换过程的增强，金属超构表面的排布对于非线性频

率转换效率的影响，基于高介电材料米共振的非线性

增强，以及介质超构表面对于非线性频率转换过程的

增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基于超构表面的准

BIC模式和拓扑光学结构吸引了广大研究者越来越

多的注意力，准 BIC模式提供了一种在介质体系实现

高 Q值模式的新思路。拓扑超构表面将非线性过程

与拓扑光学结合起来，为实现非线性频率转换过程的

稳定增强、调控以及高效的收集提供了新的平台。超

构表面因其出色的相位调控能力，在经典光学领域展

示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最近发现，超构表面也可

以被应用于量子光学领域，文中依次介绍了基于超构

表面的量子光源，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态调控，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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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于超构表面的量子真空调控。(a)基于超构表面打破量子发光体的量子真空对称性，使得多能级量子发光体的不同能级之间发生量子

干涉；(b)超构表面上方沿着 x方向的电偶极子辐射的电磁场能够沿原路返回聚焦到源点处，最大效率为 81%，沿着 y方向的电偶极子辐

射的电磁场没有这种效应。(c)当没有超构表面时， 能级单指数衰减， 能级占据数为 0；当超构表面存在时， 能级衰减速率变慢，

能级占据数先增大后减小；(d)基于超构表面实现两个量子发光体量子纠缠的示意图；(e)超构表面能够使得源点电偶极子辐射的电磁

场能够定向地聚焦于目标电偶极子的位置，效率最高为 82%；(f)两个量子发光体的并发性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变化，红色实线对应于真

空条件，蓝色实线对应于超构表面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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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Quantum vacuum engineering based on metasurface.  (a)  Based on the  metasurface,  the  quantum vacuum symmetry of  the  quantum emitter  is

broken, so that quantum inter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of the multi-level quantum emitter occurs. (b) Electromagnetic field radiated

by an electric dipole in the x direction above the metasurface can return to focus to the source point along the original path, with the maximum

efficiency  being  81%,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radiated  by  an  electric  dipole  in  the y  direction  has  no  such  effect;  (c)  When  there  is  no

metasurface, the energy level   decayed exponentially and the energy level   occupied 0; when the metasurface exists, the decay rate of the

energy  level    decreases,  and  the  energy  level  population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d)  Schematic  diagram  of  quantum

entanglement  of  two  quantum  emitters  based  on  metasurface;  (e)  Metasurface  enables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radiated  by  the  source  point

electric dipole to be orient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electric dipole with the highest efficiency 82%; (f) Concurrence of two quantum emitters

varies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The  red  solid  line  corresponds  to  the  vacuum  condition,  and  the  blue  solid  line  corresponds  to  the

metasurfac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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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在量子光学相关方面的应用以及超构表面对量

子发光体的量子真空调控。相对于传统光学器件而

言，超构表面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用于制备和调节量

子态，笔者等相信超构表面在量子光学领域的潜力还

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例如利用超构表面收集高维度的

纠缠光子并实现稳定、快速的高维度量子态测量，以

及利用超构表面产生和调控轨道角动量纠缠的光子

对。这对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领域具

有重要的意义，可能的应用场景包括高维量子信息编

码以及模式复用光通信。

参考文献：

 Brun M, Guenneau S, Movchan A B. Achieving control of in-

plane  elastic  waves  [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09,  94(6):

061903.

[1]

 Guenneau  S,  Movchan  A,  Pétursson  G,  et  al.  Acoustic

metamaterials  for  sound  focusing  and  confinement  [J].  New

Journal of Physics, 2007, 9(11): 399.

[2]

 Alici  K  B,  Özbay  E.  Radiation  properties  of  a  split  ring

resonator  and  monopole  composite  [J]. Physica  Status  Solidi

(b), 2007, 244(4): 1192-1196.

[3]

 Zeng  S,  Sreekanth  K  V,  Shang  J,  et  al.  Graphene-gold

metasurface  architectures  for  ultrasensitive  plasmonic  biosen-

sing [J]. Adv Mater, 2015, 27(40): 6163-6169.

[4]

 Yu  N,  Capasso  F.  Flat  optics  with  designer  metasurfaces  [J].

Nat Mater, 2014, 13(2): 139-150.

[5]

 Li  G,  Zhang  S,  Zentgraf  T.  Nonlinear  photonic  metasurfaces

[J].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2017, 2(5): 17010.

[6]

 Lin D, Fan P, Hasman E, et al. Dielectric gradient metasurface

optical elements [J]. Science, 2014, 345(6194): 298-302.

[7]

 Yin  X,  Ye  Z,  Rho  J,  et  al.  Photonic  spin  Hall  effect  at

metasurfaces [J]. Science, 2013, 339(6126): 1405-1407.

[8]

 Ni  X,  Emani  N  K,  Kildishev  A  V,  et  al.  Broadband  light

bending  with  plasmonic  nanoantennas  [J].  Science,  2012,

335(6067): 427.

[9]

 Kujala  S,  Canfield  B  K,  Kauranen  M,  et  al.  Multipole

interference in the second-harmonic optical radiation from gold

nanoparticles [J]. Phys Rev Lett, 2007, 98(16): 167403.

[10]

 Celebrano  M,  Wu  X,  Baselli  M,  et  al.  Mode  matching  in

multiresonant  plasmonic  nanoantennas  for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J]. Nat  Nanotechnol,  2015,  10(5):  412-

417.

[11]

 O'Brien  K,  Suchowski  H,  Rho  J,  et  al.  Predicting  nonlinear[12]

properties  of  metamaterials  from  the  linear  response  [J]. Nat

Mater, 2015, 14(4): 379-383.

 Bautista  G,  Dreser  C,  Zang  X,  et  al.  Collective  effects  in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plasmonic  oligomers  [J].

Nano Lett, 2018, 18(4): 2571-2580.

[13]

 Chervinskii  S,  Koskinen  K,  Scherbak  S,  et  al.  Nonresonant

local  fields  enhance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

nanoislands  with  dielectric  cover  [J].  Phys  Rev  Lett,  2018,

120(11): 113902.

[14]

 Bouhelier  A,  Beversluis  M,  Hartschuh  A,  et  al.  Near-field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induced  by  local  field  enhance-

ment [J]. Phys Rev Lett, 2003, 90(1): 013903.

[15]

 Tsai W Y, Chung T L, Hsiao H H, et al. Second harmonic light

manipulation with vertical split ring resonators [J]. Adv Mater,

2019, 31(7): e1806479.

[16]

 Dong  Z,  Asbahi  M,  Lin  J,  et  al.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sub-5  nm  gaps  by  directed  self-assembly  of  nano-

particles onto template-stripped gold substrates [J]. Nano Lett,

2015, 15(9): 5976-5981.

[17]

 Metzger  B,  Gui  L,  Fuchs  J,  et  al.  Strong  enhancement  of

second  harmonic  emission  by  plasmonic  resonances  at  the

second  harmonic  wavelength  [J].  Nano  Lett,  2015,  15(6):

3917-3922.

[18]

 Czaplicki  R,  Makitalo  J,  Siikanen  R,  et  al.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  nanoparticles:  resonance  enhancement

versus particle geometry [J]. Nano Lett, 2015, 15(1): 530-534.

[19]

 Aouani  H,  Navarro-Cia  M,  Rahmani  M,  et  al.  Multiresonant

broadband optical antennas as efficient tunable nanosources of

second harmonic light [J]. Nano Lett, 2012, 12(9): 4997-5002.

[20]

 Thyagarajan  K,  Rivier  S,  Lovera  A,  et  al.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double resonant plasmonic antennae

[J]. Opt Express, 2012, 20(12): 12860-12865.

[21]

 Zhang  Y,  Grady  N  K,  Ayala-Orozco  C,  et  al.  Three-

dimensional  nanostructures  as  highly  efficient  generators  of

second harmonic light [J]. Nano Lett, 2011, 11(12): 5519-5523.

[22]

 Butet  J,  Bachelier  G,  Russier-Antoine  I,  et  al.  Interference

between  selected  dipoles  and  octupoles  in  the  optical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spherical  gold  nanoparticles  [J].

Phys Rev Lett, 2010, 105(7): 077401.

[23]

 Butet  J,  Duboisset  J,  Bachelier  G,  et  al.  Optical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of single metallic nanoparticles embedded

in a homogeneous medium [J]. Nano Lett,  2010,  10(5):  1717-

1721.

[24]

 Bozhevolnyi S I,  Beermann J, Coello V. Direct observation of

localized  second-harmonic  enhancement  in  random  metal

[25]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18

https://doi.org/10.1088/1367-2630/9/11/399
https://doi.org/10.1088/1367-2630/9/11/399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501754
https://doi.org/10.1038/nmat3839
https://doi.org/10.1038/natrevmats.2017.1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321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175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14686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8.167403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5.69
https://doi.org/10.1038/nmat4214
https://doi.org/10.1038/nmat421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0308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0.1139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0.01390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210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0747
https://doi.org/10.1021/nl503901e
https://doi.org/10.1021/nl302665m
https://doi.org/10.1364/OE.20.012860
https://doi.org/10.1021/nl20336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5.077401
https://doi.org/10.1021/nl1000949
https://doi.org/10.1088/1367-2630/9/11/399
https://doi.org/10.1088/1367-2630/9/11/399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501754
https://doi.org/10.1038/nmat3839
https://doi.org/10.1038/natrevmats.2017.1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321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175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14686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8.167403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5.69
https://doi.org/10.1038/nmat4214
https://doi.org/10.1038/nmat421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0308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0.1139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0.01390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210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0747
https://doi.org/10.1021/nl503901e
https://doi.org/10.1021/nl302665m
https://doi.org/10.1364/OE.20.012860
https://doi.org/10.1021/nl20336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5.077401
https://doi.org/10.1021/nl1000949


nanostructures [J]. Phys Rev Lett, 2003, 90(19): 197403.

 Kim E M, Elovikov S S, Murzina T V, et al. Surface-enhanced

optical  third-harmonic  generation  in  Ag  island  films  [J]. Phys

Rev Lett, 2005, 95(22): 227402.

[26]

 Hanke T, Krauss G, Trautlein D, et al. Efficient nonlinear light

emission  of  single  gold  optical  antennas  driven  by  few-cycle

near-infrared pulses [J]. Phys Rev Lett, 2009, 103(25): 257404.

[27]

 Shi  L,  Andrade  J  R  C,  Tajalli  A,  et  al.  Generating

ultrabroadband  deep-uv  radiation  and  sub-10  nm  gap  by

hybrid-morphology gold antennas [J]. Nano Lett,  2019, 19(7):

4779-4786.

[28]

 Chen  P  Y,  Alu  A.  Subwavelength  imaging  using  phase-

conjugating nonlinear nanoantenna arrays [J]. Nano Lett, 2011,

11(12): 5514-5518.

[29]

 Suchowski H, O'Brien K, Wong Z J, et al. Phase mismatch-free

nonlinear  propagation  in  optical  zero-index  materials  [J].

Science, 2013, 342(6163): 1223-1226.

[30]

 Simkhovich B, Bartal G. Plasmon-enhanced four-wave mixing

for  superresolution  applications  [J].  Phys  Rev  Lett,  2014,

112(5): 056802.

[31]

 Renger  J,  Quidant  R,  van  Hulst  N,  et  al.  Surface-enhanced

nonlinear  four-wave  mixing  [J]. Phys  Rev  Lett,  2010,  104(4):

046803.

[32]

 Vampa  G,  Ghamsari  B  G,  Siadat  Mousavi  S,  et  al.  Plasmon-

enhanced  high-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silicon  [J].  Nature

Physics, 2017, 13(7): 659-662.

[33]

 Han S, Kim H, Kim Y W, et al.  High-harmonic generation by

field  enhanced  femtosecond  pulses  in  metal-sapphire

nanostructure [J]. Nat Commun, 2016, 7: 13105.

[34]

 Sivis  M,  Duwe  M,  Abel  B,  et  al.  Extreme-ultraviolet  light

generation  in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J].  Nature  Physics,

2013, 9(5): 304-309.

[35]

 Park  I-Y,  Kim  S,  Choi  J,  et  al.  Plasmonic  generation  of

ultrashort  extreme-ultraviolet  light  pulses  [J].  Nature

Photonics, 2011, 5(11): 677-681.

[36]

 Kim  S,  Jin  J,  Kim  Y  J,  et  al.  High-harmonic  generation  by

resonant  plasmon  field  enhancement  [J].  Nature,  2008,

453(7196): 757-760.

[37]

 Thyagarajan  K,  Butet  J,  Martin  O  J.  Augmenting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using  Fano  resonances  in  plasmonic

systems [J]. Nano Lett, 2013, 13(4): 1847-1851.

[38]

 Lee  J,  Tymchenko  M,  Argyropoulos  C,  et  al.  Giant  nonlinear

response from plasmonic metasurfaces coupled to intersubband

transitions [J]. Nature, 2014, 511(7507): 65-69.

[39]

 Aouani H, Rahmani M, Navarro-Cia M, et al. Third-harmonic-[40]

upconversion  enhancement  from  a  single  semiconductor

nanoparticle  coupled  to  a  plasmonic  antenna  [J].  Nat

Nanotechnol, 2014, 9(4): 290-294.

 Pu Y, Grange R, Hsieh C L, et al. Nonlinear optical properties

of  core-shell  nanocavities  for  enhanced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J]. Phys Rev Lett, 2010, 104(20): 207402.

[41]

 Zhong  J  H,  Vogelsang  J,  Yi  J  M,  et  al.  Nonlinear  plasmon-

exciton  coupling  enhances  sum-frequency  generation  from  a

hybrid  metal/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  [J].  Nat  Commun,

2020, 11(1): 1464.

[42]

 Shi  J,  Li  Y,  Kang  M,  et  al.  Efficient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in  a  hybrid  plasmonic  waveguide  by  mode

interactions [J]. Nano Lett, 2019, 19(6): 3838-3845.

[43]

 Ahmadivand A, Semmlinger M, Dong L, et al. Toroidal dipole-

enhanced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of  deep  ultraviolet  light

using plasmonic meta-atoms [J]. Nano Lett,  2019, 19(1):  605-

611.

[44]

 Timpu  F,  Hendricks  N  R,  Petrov  M,  et  al.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sequential  capillarity-assisted

particle  assembly  of  hybrid  nanodimers  [J]. Nano  Lett,  2017,

17(9): 5381-5388.

[45]

 Gomez-Tornero A, Tserkezis  C,  Mateos L,  et  al.  2D arrays of

hexagonal plasmonic necklaces for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J]. Adv Mater, 2017, 29(15).

[46]

 Metzger  B,  Hentschel  M,  Schumacher  T,  et  al.  Doubling  the

efficiency  of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by  positioning  ITO

nanocrystals  into  the  hot-spot  of  plasmonic  gap-antennas  [J].

Nano Lett, 2014, 14(5): 2867-2872.

[47]

 Ren  M  L,  Liu  W,  Aspetti  C  O,  et  al.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integrated  semiconductor

nanowires  via  highly  confined  whispering  gallery  modes  [J].

Nat Commun, 2014, 5: 5432.

[48]

 Grinblat G, Rahmani M, Cortes E, et al. High-efficiency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a  single  hybrid  ZnO  nanowire/Au

plasmonic  nano-oligomer  [J]. Nano  Lett,  2014,  14(11):  6660-

6665.

[49]

 Harutyunyan  H,  Volpe  G,  Quidant  R,  et  al.  Enhancing  the

nonlinear optical response using multifrequency gold-nanowire

antennas [J]. Phys Rev Lett, 2012, 108(21): 217403.

[50]

 Czaplicki  R,  Husu  H,  Siikanen  R,  et  al.  Enhancement  of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  nanoparticles  by

passive elements [J]. Phys Rev Lett, 2013, 110(9): 093902.

[51]

 Czaplicki  R,  Kiviniemi  A,  Huttunen  M J,  et  al.  Less  is  more:

enhancement  of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sur-

faces  by  reduced  nanoparticle  density  [J].  Nano  Lett,  2018,

[52]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19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0.1974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5.2274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5.2274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3.25740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2100
https://doi.org/10.1021/nl203354b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43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2.0568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046803
https://doi.org/10.1038/nphys4087
https://doi.org/10.1038/nphys408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3105
https://doi.org/10.1038/nphys2590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258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258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7012
https://doi.org/10.1021/nl400636z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3455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4.27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4.2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207402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5232-w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100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4798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1940
https://doi.org/10.1021/nl500913t
https://doi.org/10.1038/ncomms6432
https://doi.org/10.1021/nl503332f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8.2174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0.09390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3378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0.1974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5.2274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5.2274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3.25740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2100
https://doi.org/10.1021/nl203354b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43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2.0568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046803
https://doi.org/10.1038/nphys4087
https://doi.org/10.1038/nphys408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3105
https://doi.org/10.1038/nphys2590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258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258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7012
https://doi.org/10.1021/nl400636z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3455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4.27
https://doi.org/10.1038/nnano.2014.2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207402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5232-w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100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4798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1940
https://doi.org/10.1021/nl500913t
https://doi.org/10.1038/ncomms6432
https://doi.org/10.1021/nl503332f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8.2174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0.09390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3378


18(12): 7709-7714.

 Valev  V  K,  Silhanek  A  V,  Verellen  N,  et  al.  Asymmetric

optical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chiral G-shaped gold

nanostructures [J]. Phys Rev Lett, 2010, 104(12): 127401.

[53]

 Valev V K, Smisdom N, Silhanek A V, et al. Plasmonic ratchet

wheels:  switching  circular  dichroism  by  arranging  chiral

nanostructures [J]. Nano Lett, 2009, 9(11): 3945-3948.

[54]

 Linden  S,  Niesler  F  B,  Forstner  J,  et  al.  Collective  effects  in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split-ring-resonator  arrays

[J]. Phys Rev Lett, 2012, 109(1): 015502.

[55]

 Michaeli  L,  Keren-Zur  S,  Avayu  O,  et  al.  Nonlinear  surface

lattice resonance in plasmonic nanoparticle arrays [J]. Phys Rev

Lett, 2017, 118(24): 243904.

[56]

 Klein  M  W,  Enkrich  C,  Wegener  M,  et  al.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agnetic  metamaterials  [J].  Science,  2006,

313(5786): 502-504.

[57]

 Husu  H,  Siikanen  R,  Makitalo  J,  et  al.  Metamaterials  with

tailored nonlinear optical response [J]. Nano Lett, 2012, 12(2):

673-677.

[58]

 Makarov S V,  Petrov M I,  Zywietz  U,  et  al.  Efficient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in  nanocrystalline  silicon  nanoparticles

[J]. Nano Lett, 2017, 17(5): 3047-3053.

[59]

 Gili  V  F,  Carletti  L,  Locatelli  A,  et  al.  Monolithic  AlGaAs

second-harmonic nanoantennas [J]. Opt Express, 2016, 24(14):

15965-15971.

[60]

 Carletti L, Locatelli A, Stepanenko O, et al. Enhanced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agnetic  resonance  in  AlGaAs

nanoantennas [J]. Opt Express, 2015, 23(20): 26544-26550.

[61]

 Semmlinger M, Tseng M L, Yang J,  et  al.  Vacuum ultraviolet

light-generating metasurface [J]. Nano Lett, 2018, 18(9): 5738-

5743.

[62]

 Wang  C,  Li  Z,  Kim  M  H,  et  al.  Metasurface-assisted  phase-

matching-free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in  lithium  niobate

waveguides [J]. Nat Commun, 2017, 8(1): 2098.

[63]

 Liu  S,  Sinclair  M  B,  Saravi  S,  et  al.  Resonantly  enhanced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using  iii-v  semiconductor  all-

dielectric metasurfaces [J]. Nano Lett, 2016, 16(9): 5426-5432.

[64]

 Shcherbakov  M  R,  Neshev  D  N,  Hopkins  B,  et  al.  Enhanced

third-harmonic  generation  in  silicon  nanoparticles  driven  by

magnetic response [J]. Nano Lett, 2014, 14(11): 6488-6492.

[65]

 Kroychuk M K, Shorokhov A S, Yagudin D F, et al. Enhanced

nonlinear light generation in oligomers of silicon nanoparticles

under  vector  beam  illumination  [J].  Nano  Lett,  2020,  20(5):

3471-3477.

[66]

 Semmlinger  M,  Zhang  M,  Tseng  M L,  et  al.  Generating  third[67]

harmonic vacuum ultraviolet light with a TiO2 metasurface [J].

Nano Lett, 2019, 19(12): 8972-8978.

 Liu  S,  Vabishchevich  P  P,  Vaskin  A,  et  al.  An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  as  a  broadband  optical  frequency  mixer  [J]. Nat

Commun, 2018, 9(1): 2507.

[68]

 Shorokhov A S,  Melik-Gaykazyan  E  V,  Smirnova  D A,  et  al.

Multifold  enhancement  of  third-harmonic  generation  in  diele-

ctric  nanoparticles  driven  by  magnetic  fano  resonances  [J].

Nano Lett, 2016, 16(8): 4857-4861.

[69]

 Yang Y, Wang W, Boulesbaa A, et al. Nonlinear fano-resonant

dielectric  metasurfaces  [J].  Nano  Lett,  2015,  15(11):  7388-

7393.

[70]

 Xu L, Rahmani M, Zangeneh Kamali  K, et  al.  Boosting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by  a  mirror-enhanced  anapole  resonator

[J]. Light Sci Appl, 2018, 7(7): 44.

[71]

 Timofeeva  M,  Lang  L,  Timpu  F,  et  al.  Anapoles  in  free-

standing iii-v nanodisks enhancing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J]. Nano Lett, 2018, 18(6): 3695-3702.

[72]

 Shibanuma  T,  Grinblat  G,  Albella  P,  et  al.  Efficient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dielectric hybrid nanoantennas

[J]. Nano Lett, 2017, 17(4): 2647-2651.

[73]

 Grinblat G, Li Y, Nielsen M P, et al. Enhanced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in  single  germanium  nanodisks  excited  at  the

anapole mode [J]. Nano Lett, 2016, 16(7): 4635-4640.

[74]

 Koshelev K, Kruk S, Melik-Gaykazyan E, et al. Subwavelength

dielectric  resonators  for  nonlinear  nanophotonics  [J]. Science,

2020, 367(6475): 288-292.

[75]

 Carletti  L,  Koshelev  K,  De  Angelis  C,  et  al.  Giant  nonlinear

response  at  the  nanoscale  driven  by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J]. Phys Rev Lett, 2018, 121(3): 033903.

[76]

 Liu  Z,  Xu  Y,  Lin  Y,  et  al.  High-Q  quasi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for nonlinear metasurfaces [J]. Phys Rev Lett, 2019,

123(25): 253901.

[77]

 Miroshnichenko  A  E,  Evlyukhin  A  B,  Yu  Y  F,  et  al.

Nonradiating anapole modes in dielectric nanoparticles [J]. Nat

Commun, 2015, 6: 8069.

[78]

 Hsu  C  W,  Zhen  B,  Stone  A  D,  et  al.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J].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2016, 1(9).

[79]

 Azzam  S  I,  Shalaev  V  M,  Boltasseva  A,  et  al.  Formation  of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in  hybrid  plasmonic-photonic

systems [J]. Phys Rev Lett, 2018, 121(25): 253901.

[80]

 Rybin  M  V,  Koshelev  K  L,  Sadrieva  Z  F,  et  al.  High-Q

supercavity  modes  in  subwavelength  dielectric  resonators  [J].

Phys Rev Lett, 2017, 119(24): 243901.

[81]

 Kruk  S,  Poddubny  A,  Smirnova  D,  et  al.  Nonlinear  light[82]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20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127401
https://doi.org/10.1021/nl902162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9.0155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8.243904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8.24390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29198
https://doi.org/10.1021/nl203524k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0392
https://doi.org/10.1364/OE.24.015965
https://doi.org/10.1364/OE.23.02654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234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7-02189-6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816
https://doi.org/10.1021/nl503029j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0c0039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3961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944-9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944-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24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280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0830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046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95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z3985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0339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253901
https://doi.org/10.1038/ncomms9069
https://doi.org/10.1038/ncomms9069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25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9.24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4.127401
https://doi.org/10.1021/nl902162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9.0155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8.243904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8.24390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29198
https://doi.org/10.1021/nl203524k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0392
https://doi.org/10.1364/OE.24.015965
https://doi.org/10.1364/OE.23.026544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234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7-02189-6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816
https://doi.org/10.1021/nl503029j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0c0039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3961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944-9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944-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249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5b0280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0830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7b00462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6b0195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z3985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033903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253901
https://doi.org/10.1038/ncomms9069
https://doi.org/10.1038/ncomms9069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25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9.243901


generation in topological nanostructures [J]. Nat Nanotechnol,

2019, 14(2): 126-130.

 Smirnova  D,  Kruk  S,  Leykam  D,  et  al.  Third-harmonic

generation  in  photonic  topological  metasurfaces  [J]. Phys  Rev

Lett, 2019, 123(10): 103901.

[83]

 Liu  H,  Guo  C,  Vampa  G,  et  al.  Enhanced  high-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an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  [J].  Nature

Physics, 2018, 14(10): 1006-1010.

[84]

 Sivis  M,  Taucer  M,  Vampa  G,  et  al.  Tailored  semiconductors

for  high-harmonic  optoelectronics  [J].  Science,  2017,

357(6348): 303-306.

[85]

 Chen  S,  Li  G,  Zeuner  F,  et  al.  Symmetry-selective  third-

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plasmonic  metacrystals  [J].  Phys

Rev Lett, 2014, 113(3): 033901.

[86]

 Konishi  K,  Higuchi  T,  Li  J,  et  al.  Polarization-controlled

circular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from  metal  hole  arrays

with  threefold  rotational  symmetry  [J]. Phys  Rev  Lett,  2014,

112(13): 135502.

[87]

 Valev  V  K,  Baumberg  J  J,  De  Clercq  B,  et  al.  Nonlinear

superchiral  meta-surfaces:  tuning  chirality  and  disentangling

non-reciprocity at  the nanoscale [J]. Adv Mater,  2014, 26(24):

4074-4081.

[88]

 Chen S, Zeuner F, Weismann M, et al. Giant nonlinear optical

activity of achiral origin in planar metasurfaces with quadratic

and  cubic  nonlinearities  [J]. Adv  Mater,  2016,  28(15):  2992-

2999.

[89]

 Belardini  A,  Larciprete  M  C,  Centini  M,  et  al.  Circular

dichroism  in  the  optical  second-harmonic  emission  of  curved

gold  metal  nanowires  [J].  Phys  Rev  Lett,  2011,  107(25):

257401.

[90]

 Chen S, Reineke B, Li G, et al. Strong nonlinear optical activity

induced by lattice surface modes on plasmonic metasurface [J].

Nano Lett, 2019, 19(9): 6278-6283.

[91]

 Ren M, Plum E, Xu J, et al. Giant nonlinear optical activity in a

plasmonic metamaterial [J]. Nat Commun, 2012, 3: 833.

[92]

 Segal N, Keren-Zur S, Hendler N, et al. Controlling light with

metamaterial-based  nonlinear  photonic  crystals  [J].  Nature

Photonics, 2015, 9(3): 180-184.

[93]

 Wolf  O,  Campione  S,  Benz  A,  et  al.  Phased-array  sources

based  on  nonlinear  metamaterial  nanocavities  [J].  Nat

Commun, 2015, 6: 7667.

[94]

 Tymchenko  M,  Gomez-Diaz  J  S,  Lee  J,  et  al.  Gradient

nonlinear pancharatnam-berry metasurfaces [J]. Phys Rev Lett,

2015, 115(20): 207403.

[95]

 Li  G,  Chen  S,  Pholchai  N,  et  al.  Continuous  control  of  the[96]

nonlinearity  phase  for  harmonic  generations  [J].  Nat  Mater,

2015, 14(6): 607-612.

 Almeida E, Shalem G, Prior Y. Subwavelength nonlinear phase

control  and  anomalous  phase  matching  in  plasmonic

metasurfaces [J]. Nat Commun, 2016, 7: 10367.

[97]

 Zang  W,  Qin  Z,  Yang  X,  et  al.  Polarization  generation  and

manipulation  based  on  nonlinear  plasmonic  metasurfaces  [J].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2019,  7(10):  10.1002/adom.

201801747.

[98]

 Almeida  E,  Bitton  O,  Prior  Y.  Nonlinear  metamaterials  for

holography [J]. Nat Commun, 2016, 7: 12533.

[99]

 Ye W, Zeuner F, Li X, et al. Spin and wavelength multiplexed

nonlinear  metasurface  holography  [J]. Nat  Commun,  2016,  7:

11930.

[100]

 Ebbesen  T  W,  Lezec  H  J,  Ghaemi  H  F,  et  al.  Extraordinary

optical  transmission  through  sub-wavelength  hole  arrays  [J].

Nature, 1998, 391(6668): 667-669.

[101]

 Altewischer  E,  van  Exter  M  P,  Woerdman  J  P.  Plasmon-

assisted  transmission  of  entangled  photons  [J]. Nature,  2002,

418(6895): 304-306.

[102]

 Moreno E, Garcia-Vidal F J, Erni D, et al. Theory of plasmon-

assisted  transmission of  entangled  photons  [J]. Phys  Rev Lett,

2004, 92(23): 236801.

[103]

 Fasel  S,  Robin  F,  Moreno  E,  et  al.  Energy-time  entanglement

preservation  in  plasmon-assisted  light  transmission  [J].  Phys

Rev Lett, 2005, 94(11): 110501.

[104]

 Huck  A,  Smolka  S,  Lodahl  P,  et  al.  Demonstration  of

quadrature-squeezed surface plasmons in a gold waveguide [J].

Phys Rev Lett, 2009, 102(24): 246802.

[105]

 Tan S F, Wu L, Yang J K, et al. Quantum plasmon resonances

controlled  by  molecular  tunnel  junctions  [J].  Science,  2014,

343(6178): 1496-1499.

[106]

 Kolesov R, Grotz B, Balasubramanian G, et al.  Wave–particle

duality  of  single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J].  Nature

Physics, 2009, 5(7): 470-474.

[107]

 Dheur  M  C,  Devaux  E,  Ebbesen  T  W,  et  al.  Single-plasmon

interferences [J]. Sci Adv, 2016, 2(3): e1501574.

[108]

 Cerf  N  J,  Bourennane  M,  Karlsson  A,  et  al.  Security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using  d-level  systems  [J]. Phys  Rev

Lett, 2002, 88(12): 127902.

[109]

 Gisin N, Thew R. Security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using d-

level systems [J]. Nat Photonics, 2007, 1(3): 165-171.

[110]

 Scarani  V,  Bechmann-Pasquinucci  H,  Cerf  N  J,  et  al.  The

security  of  practical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J].  Rev  Mod

Phys, 2009, 81(3): 1301-1350.

[111]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21

https://doi.org/10.1038/s41565-018-0324-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10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103901
https://doi.org/10.1038/s41567-018-0233-6
https://doi.org/10.1038/s41567-018-0233-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n2395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3.03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3.03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2.135502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401021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505640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7.257401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241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805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5.17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5.1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66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66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207403
https://doi.org/10.1038/nmat426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0367
https://doi.org/10.1002/adom.20180174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2533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1930
https://doi.org/10.1038/3557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0869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2.2368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4.110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4.110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2.24680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8797
https://doi.org/10.1038/nphys1278
https://doi.org/10.1038/nphys127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501574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88.1279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88.127902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07.22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1.1301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1.1301
https://doi.org/10.1038/s41565-018-0324-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10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3.103901
https://doi.org/10.1038/s41567-018-0233-6
https://doi.org/10.1038/s41567-018-0233-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n2395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3.03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3.03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2.135502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401021
https://doi.org/10.1002/adma.201505640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7.257401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lett.9b0241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805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5.17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5.1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66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667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207403
https://doi.org/10.1038/nmat426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0367
https://doi.org/10.1002/adom.201801747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2533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1930
https://doi.org/10.1038/3557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0869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2.2368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4.110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94.110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2.24680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8797
https://doi.org/10.1038/nphys1278
https://doi.org/10.1038/nphys127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501574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88.12790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88.127902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07.22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1.1301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1.1301


 Lo H K, Curty M, Tamaki K. Secure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J]. Nat Photonics, 2014, 8(8): 595-604.

[112]

 Wang X L,  Cai  X D,  Su  Z  E,  et  al.  Quantum teleportation  of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of  a  single  photon  [J].  Nature,

2015, 518(7540): 516-519.

[113]

 Bouchard  F,  Fickler  R,  Boyd  R  W,  et  al.  High-dimensional

quantum cloning and applications  to  quantum hacking [J]. Sci

Adv, 2017, 3(2): e1601915.

[114]

 Knill  E,  Laflamme  R,  Milburn  G  J.  A  scheme  for  efficient

quantum  computation  with  linear  optics  [J].  Nature,  2001,

409(6816): 46-52.

[115]

 O'Brien  J  L.  Optical  quantum  computing  [J].  Science,  2007,

318(5856): 1567-1570.

[116]

 Neeley  M,  Ansmann  M,  Bialczak  R  C,  et  al.  Emulation  of  a

quantum spin with a superconducting phase qudit [J]. Science,

2009, 325(5941): 722-725.

[117]

 Lanyon  B  P,  Barbieri  M,  Almeida  M  P,  et  al.  Simplifying

quantum logic using higher-dimensional Hilbert spaces [J]. Nat

Phys, 2008, 5(2): 134-140.

[118]

 Kaltenbaek  R,  Lavoie  J,  Zeng  B,  et  al.  Optical  one-way

quantum  computing  with  a  simulated  valence-bond  solid  [J].

Nat Phys, 2010, 6(11): 850-854.

[119]

 Aspuru-Guzik A, Walther P. Photonic quantum simulators [J].

Nat Phys, 2012, 8(4): 285-291.

[120]

 Georgescu I M, Ashhab S, Nori F. Quantum simulation [J]. Rev

Mod Phys, 2014, 86(1): 153-185.

[121]

 Giovannetti  V,  Lloyd  S,  Maccone  L.  Advances  in  quantum

metrology [J]. Nat Photonics, 2011, 5(4): 222-229.

[122]

 Pirandola  S,  Bardhan  B  R,  Gehring  T,  et  al.  Advances  in

photonic  quantum  sensing  [J].  Nat  Photonics,  2018,  12(12):

724-733.

[123]

 Ming Y, Zhang W, Tang J, et al. Photonic entanglement based

on  nonlinear  metamaterials  [J].  Laser  &  Photonics  Reviews,

2020, 14(5): 1900146.

[124]

 Li  L,  Liu  Z,  Ren  X,  et  al.  Metalens-array-based  high-

dimensional  and  multiphoton  quantum  source  [J].  Science,

2020, 368(6498): 1487-1490.

[125]

 Stav T, Faerman A, Maguid E, et al. Quantum entanglement of

the  spin  and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f  photons  using

metamaterials [J]. Science, 2018, 361(6407): 1101-1104.

[126]

 Wang K, Titchener J G, Kruk S S, et al. Quantum metasurface

for  multiphoton  interference  and  state  reconstruction  [J].

Science, 2018, 361(6407): 1104-1108.

[127]

 Asano  M,  Bechu  M,  Tame  M,  et  al.  Distillation  of  photon

entanglement  using  a  plasmonic  metamaterial  [J].  Sci  Rep,

2015, 5: 18313.

[128]

 Uriri  S  A,  Tashima  T,  Zhang  X,  et  al.  Active  control  of  a

plasmonic metamaterial for quantum state engineering [J]. Phys

Rev A, 2018, 97(5): 053810.

[129]

 Lyons  A,  Oren  D,  Roger  T,  et  al.  Coherent  metamaterial

absorption of  two-photon states  with  40% efficiency [J]. Phys

Rev A, 2019, 99(1): 011801.

[130]

 Altuzarra  C,  Vezzoli  S,  Valente  J,  et  al.  Coherent  perfect

absorption  in  metamaterials  with  entangled  photons  [J].  Acs

Photonics, 2017, 4(9): 2124-2128.

[131]

 Roger  T,  Vezzoli  S,  Bolduc  E,  et  al.  Coherent  perfect

absorption in deeply subwavelength films in the single-photon

regime [J]. Nat Commun, 2015, 6: 7031.

[132]

 Altuzarra  C,  Lyons  A,  Yuan  G  H,  et  al.  Imaging  of

polarization-sensitive metasurfaces with quantum entanglement

[J]. Phys Rev A, 2019, 99(2): 10.1103/PhysRevA.99.020101.

[133]

 Georgi  P,  Massaro  M,  Luo  K  H,  et  al.  Metasurface

interferometry  toward  quantum  sensors  [J].  Light  Sci  Appl,

2019, 8: 70.

[134]

 Chen S Z, Zhou X X, Mi C Q, et al. Dielectric metasurfaces for

quantum  weak  measurements  [J].  Appl  Phys  Lett,  2017,

110(16): 161115.

[135]

 Torma  P,  Barnes  W  L.  Strong  coupling  between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and emitters: a review [J]. Rep Prog Phys,

2015, 78(1): 013901.

[136]

 Jha  P  K,  Ni  X,  Wu  C,  et  al.  Metasurface-Enabled  Remote

Quantum  Interference  [J].  Phys  Rev  Lett,  2015,  115(2):

025501.

[137]

 Jha P K, Shitrit N, Kim J, et al. Metasurface-mediated quantum

entanglement [J]. ACS Photonics, 2017, 5(3): 971-976.

[138]

 Jha  P  K,  Shitrit  N,  Ren  X,  et  al.  Spontaneous  exciton  valley

coherence  in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  monolayers

interfaced  with  an  anisotropic  metasurface  [J]. Phys  Rev  Lett,

2018, 121(11): 116102.

[139]

 Kornovan  D,  Petrov  M,  Iorsh  I.  Noninverse  dynamics  of  a

quantum emitter coupled to a fully anisotropic environment [J].

Phys Rev A, 2019, 100(3): 033840.

[140]

 Lassalle E, Lalanne P, Aljunid S, et al. Long-lifetime coherence

in a quantum emitter induced by a metasurface [J]. Phys Rev A,

2020, 101(1): 013837.

[141]

  红外与激光工程  
第 9 期 www.irla.cn 第 49 卷

20201028–22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4.14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246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038/3505100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428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440
https://doi.org/10.1038/nphys1777
https://doi.org/10.1038/nphys22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35
https://doi.org/10.1038/s41566-018-0301-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a977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904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8196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03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A.99.020101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19-0182-6
https://doi.org/10.1063/1.4982164
https://doi.org/10.1088/0034-4885/78/1/01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025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116102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4.14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246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038/3505100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428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440
https://doi.org/10.1038/nphys1777
https://doi.org/10.1038/nphys22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35
https://doi.org/10.1038/s41566-018-0301-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a977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904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8196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03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A.99.020101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19-0182-6
https://doi.org/10.1063/1.4982164
https://doi.org/10.1088/0034-4885/78/1/01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025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116102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4.14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246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038/3505100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428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440
https://doi.org/10.1038/nphys1777
https://doi.org/10.1038/nphys22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35
https://doi.org/10.1038/s41566-018-0301-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a977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904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8196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4.14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246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601915
https://doi.org/10.1038/3505100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428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440
https://doi.org/10.1038/nphys1777
https://doi.org/10.1038/nphys22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6.153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1.35
https://doi.org/10.1038/s41566-018-0301-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a977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904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8196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03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A.99.020101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19-0182-6
https://doi.org/10.1063/1.4982164
https://doi.org/10.1088/0034-4885/78/1/01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025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116102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21/acsphotonics.7b00514
https://doi.org/10.1038/ncomms803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A.99.020101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19-0182-6
https://doi.org/10.1063/1.4982164
https://doi.org/10.1088/0034-4885/78/1/0139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15.02550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Lett.121.116102

